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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观察
过度光污染让萤火虫越来越少，整体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我们的世界亮了，它们的世界暗了
近日的一个雨夜，苏打和儿子小毛去江湾湿地寻找萤火虫。 听朋友说，江湾湿地能看到

萤火虫。 然而，母子俩寻觅了一晚，只看到一只萤火虫。 隔了一天，母子俩又来到滨江森林公
园寻找萤火虫。 这一晚，他们在树林里、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很多点点萤光，总算满意而归。

“我们从 2018 年开始实施萤火虫保护计划，夏季关闭萤火虫保护区的所有灯光，营造萤
火虫食物链。 ”滨江森林公园副园长金钰麒说，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这些年来，滨江森林公
园的萤火虫数量增长了数倍，2022 年最高峰时，整个萤火虫的生命周期内有六七万只。

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世界萤火虫日，然而它们的整体生存状况却不令人乐观。数十年来一
直热心生态环境保护的市民姜龙告诉记者，除了滨江森林公园等少数区域外，上海其他区域
的萤火虫数量都在减少。

我们的世界亮了，它们的世界暗了

姜龙对这些年来灯光对萤火虫的影响深
有感触。他曾经生活多年的青浦金泽镇一村庄
曾是上海知名的萤火虫观赏地，每到夏天，就
有很多城里的大人小孩“趋之若鹜”般地来村
里寻找点点萤光的神秘和浪漫。他本人也很乐
意带着大家去探秘萤火虫和其他昆虫的世界。
然而，随着乡村道路亮起灯光以及其他工

程的实施，村里的萤火虫越来越少。如今，村民
居住区已经基本看不到萤火虫，只在村子边缘
的小树林里还能觅得飞舞的萤火。
“这些年，可能为了村民夜间出行安全，

乡村也越来越亮。不要说几十年前，就是几年
前，宅前屋后还能看到零星的萤火虫，但这两
年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姜龙说。
新江湾城河道附近萤火虫的消失也和灯

光不无关系。正在江湾湿地开展夜观活动的自
然触角工作室负责人张少菊说：“自带照明设
备的萤火虫打着灯笼不是为了照亮谁的回家
之路，而是求偶，是为了给对象一个明确的信
号，那是爱的灯塔。然而，过度的光污染掩盖了
它的光芒，让它迷失了爱的方向。”
“新江湾城一条河边原来没有灯光，2 公

里岸线最多能看到 300多只黄脉翅萤，最近沿
河步道亮灯了，只能看到零星几只萤火虫
了。”姜龙告诉记者。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内首个从事萤火虫

研究的博士付新华及其团队在对上海地区萤
火虫的调研中指出，人造的灯光会影响萤火虫
的求偶和繁殖，哪怕一盏路灯的光亮也可能影
响萤火虫。
“萤火虫对灯光极其敏感，开灯后，它们就

变成了瞎子，找不到对象，无法繁殖后代，所以，
过度亮灯会让它们断子绝孙。”金杏宝表示。

保护萤火虫，他们在行动

萤火虫承载的不仅是童年美好回忆，因为
它们是环境指示物种，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
更有理由保护萤火虫，保护它们栖息的家园。
2018年，滨江森林公园决定开展萤火虫保

护及繁育项目，并进行相关课题研究。近日，项
目进行了验收，专家们认为，结果令人满意，也

有更多期待。
“2018 年大约有

100只黄脉翅萤，2022年达到最高峰，整个萤
火虫生命周期有六七万只。萤火虫多的时候，整
个公园有几十个点位能观察到萤火虫。今年的
观赏季刚刚开始，具体能看到多少还有待观
察。”金钰麒说，保护措施实施后，公园的萤火
虫增长明显，总数最高提升7倍，萤火虫保护核
心区数量最高提升10倍。
7月 5日夜晚，记者在滨江森林公园寻访

萤火虫，在萤火虫保护区、杜鹃山等多处都能
看到萤火虫，有的在不远处的树林间飞舞，有
的在头顶上闪烁，有的甚至就在脚跟边、身旁，
虽没有 2022年成群飞舞的景象，但点点萤火
也足以令人欣喜。“这种小家伙也很奇怪，比
如去年很多的树林今年就不一定能看到，前几
天很多的地方过几天又少了。”公园工作人员
王羚祥说。
手电筒是万万不能打开的，一打开，就看

不到它们了。6年来，每到夏季，萤火虫保护区
及附近的路灯都会关闭，从而杜绝灯光污染。
由于萤火虫保护区的树林很密，城市灯光反射
的光污染也影响不到萤火虫在此的生存。
同时，园方对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行规划，

尽量控制用量，在保护区及保护区 100米范围
内坚决不再使用农药化肥。对保护区内的植
被，施有机肥。
为了扩大萤火虫数量，公园还营造萤火虫

食物链及萤火虫栖息环境。“黄脉翅萤主要吃
烟真管螺，而烟真管螺以新鲜嫩叶和腐殖质为
食，且喜欢生活在腐木、落叶底层、砖石等地表
湿润的区域，因此，我们在专家指导下，在黄脉
翅萤保护区内，停止了杂草、落叶和腐木的清
理，增加废弃砖石，营造更加适合烟真管螺生
存的环境条件。”金钰麒介绍。
作为长期关注萤火虫的昆虫学家，金杏宝

非常希望，像滨江森林公园那样，能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萤火虫的地方多起来。
这样的地方有，但不多。
在嘉定一片林地，韦尉和儿子韦翃箖经营

着朝暮牧场，牧场的树林里也能见到一些萤火
虫。韦尉是一名园林工程师，2008年穿越几片
原始森林之后，他对生态的理解更进了一步，
“原始森林里面不打药，植物也长得很好。回
来以后，我也开始不打药，一开始植物损耗很
大，有的树都死了。四五年之后，天敌产生了，
比如蚜虫吸食枝叶，但瓢虫出来了，把蚜虫吃
了，所以能维持生态平衡。因为不打药，虫多
了，来吃虫的鸟类也多了。”

“这片树林取名‘牧场’其

实并没有刻意去饲养动物，都是收留的，或者
自己到来的，这里有蛇、有鸟，也有萤火虫。”
韦翃箖说 20年来，他们一直在营造萤火虫的
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光污染越来越严重，这里
的萤火虫也越来越少，趁着现在还有，也在招
募少量市民来看，希望大家去见证这些小家伙
的存在，同时也去思考：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们
就会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永远消失。

上海哪些地方还有萤火虫

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世界萤火虫日。2018
年起，国际萤火虫网络将每年 7月的第一个周
末定为世界萤火虫日，旨在让人类正视萤火虫
面临的危机和人类自身面临的挑战。
除了江湾湿地、滨江森林公园、朝暮牧场，

上海哪些地方还能看到萤火虫？记者向几个公
园以及生态圈的朋友打听了一番。
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都

有少量萤火虫。由于这三座公园夜间不开放，
只有报名参加夜游或者夏令营活动的游客才
有机会观赏到萤火虫。
在郊区，金山廊下中华村房前屋后的小竹

林里有零星萤火虫。花开海上生态园的一座封
闭小岛上也有萤火虫，不过，小岛不对游客开
放。嘉定浏岛野生动物栖息地也有少量萤火
虫，栖息地夜间不对外开放。闵行浦江镇蛙类
栖息地围墙外也有零星萤火虫，市民如果能找
到，可以去碰运气，但建议在熟悉地形的人带
领下前往。青浦金泽镇岑卜村、青西郊野公园
有萤火虫。如果前往岑卜村观赏萤火虫，建议
咨询村民或找熟悉萤火虫所在地的人带领。青
西郊野公园夜间不对外开放。
奉贤金海街道一处待开发地块内曾经生

活着大量萤火虫，一度是上海萤火虫最多、最
密集的地方。目前，整个待开发地块全部被圈
围起来，无从得知里面萤火虫的最新情况。几
年前，地块还没有被围起来的时候，记者曾进
去探访过。萤火虫生活在一片稍显杂乱的小树
林中，小树林只有一二十平方米，中间有一条
土路，40 米左右长，就在这短短 40 米的道路
两旁，夏季的夜晚，最多可以看到约 4000 只
萤火虫。走进小路，萤火虫简直是扑面而来。
“希望在进行亮化工程的时候，能够考虑

萤火虫的生存；一些生态工程在建设时能否也
同时开展萤火虫生态环境修复，留一个生存空
间给它们。”姜龙建议。
金杏宝表示：“现在看来，城市其他区域受

各种因素影响，生态环境不稳定，而公园相对
来说，大工程少，成了萤火虫弥足珍贵的栖息
地。”

了解更多
关于萤火虫的知识

世界上已知的萤火虫共

有 2000 多种，分布在除南极
洲以外的各大洲。 新西兰的
萤火虫洞是世界知名的萤火

虫观赏项目。
萤火虫有陆生萤火虫和

水生萤火虫之分。 陆生萤火
虫在草丛土表、 石缝或树洞
中化蛹， 水生萤火虫则在水
边松软处建蛹室。

上海本土有黄脉翅萤、
条背萤、 雌光萤等几种萤火
虫，其中黄脉翅萤最多。据付
新华团队调查， 上海野外还
有付氏萤和雷氏萤。此外，滨
江森林公园里还引入了端黑

萤做研究， 它不是上海本土
萤火虫。

不同萤火虫对栖息地的

要求不同。 黄脉翅萤喜欢生
活在高大树木下，如樟树林、
竹林或者其他杂林中； 地表
植被较为密集，如麦冬、杂草
等；地表常年较为湿润。

每种萤火虫都有各自的

特性。 目前，黄脉翅萤、条背
萤、 雌光萤几乎无法饲养和
繁育； 端黑萤和雷氏萤能繁
育，但需要资金、设备、人员
等成本投入。

为满足都市人的萤火虫

观赏需求 ，2010 年左右 ，全
国多地都兴起过商业 “城市
萤火虫放飞活动 ”，2015 年
左右达到高潮， 形成了一条
非常完整的 “活体萤火虫捕
捉-收购-线上交易-线下配
送-景区放飞”的产业链条，
当时上海有公园和景区也曾

计划开展萤火虫放飞活动，
后被叫停。 随着大众对萤火
虫的了解增多， 大家开始意
识到保护萤火虫的重要性，
开始抵制这种放飞活动 ，
2017 年电商平台发布了“关
于野生活体萤火虫的禁售管

理公告”。 之后，萤火虫放飞
进入隐蔽的地下操作途径，
直到现在仍没有完全断绝。

晨报记者 郁文艳

黄脉翅萤


